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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寄星：是不是 1963 年毛主席接见了你们

几个人(邓稼先、黄祖洽、秦元勋、李德元、郑绍

唐等)32)？

黄祖洽：好像是这样。不过我印象不深刻

了，我对年、月、日总是记不太清。我讲个小故

事，一次我和刘杰一起去苏联，提出请求苏联援

助我们搞核潜艇的问题，那时候苏联说可以谈，

你们把你们的考虑写出来一起谈。当时我和代表

团一起去的，我就主要写那个东西，因为我了解

这些。一次刘杰主持开会讨论这个内容，我和一

个翻译陈忠，还有曲志乾等人也跟着去，讨论到

差不多 12 点的时候，我就说，差不多了，我们

是不是去吃饭。结果陈忠马上就批评，说刘部长

没有发话，你说什么？后来整风时还把它作为一

条正式意见对我进行批评。我这人不太在乎这

些事情，所以也反映出我不太合时宜。我到大连

给海军将领讲课时，对他们也是和对学生一样

的，并不是一口一个首长什么的。我有一次举例

时，讲中子倍增时就联系人口问题，也讲了两句

说还是人多力量大，这个中子增殖的多，威力就

大，所以有人就说我政治方面注意不够。其实我

也没有什么不尊重他们的意思，讲课就是讲课。

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刘寄星你也做过几天我

的学生，我对学生的态度就是，是就是，不是就

是不是。

32) 据查证，1963年4月2日下午，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邓小平总书

记等中央领导接见二机部专业会议全体代表和部分科技骨干，当年九院理

论部被接见的有邓稼先、黄祖洽、秦元勋、李德元、孙和生、徐锡申、郑

绍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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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黄祖洽先生 1924年 10月 2日出生于

湖南省长沙市，今年10月2日是他的百年诞辰日。

自从他 2014年 9月逝世后，他的音容笑貌时常在

我的脑海中浮现。在他百年诞辰之际，也是在他

离开我们 10年之际，我撰写此文，郑重地表达对

他深深的感激和永远的怀念。

黄祖洽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核

物理学家和物理学教育家[1—14]，他早年进入西南

联合大学物理系学习，195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

究院，是新中国成立后从清华大学毕业的第一位

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至 1980年，黄先生先后任

职于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相继改名为中

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和中国原

子能科学研究院)、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和中国

工程物理研究院第九研究所等单位。他和彭桓武

先生是我国核反应堆理论和设计的奠基人和开拓

者，他为我国原子弹和氢弹的原理探索和战略核

武器的研究设计率先开路、贡献卓著[1—11]。文化

大革命结束后，黄先生痛感十年动乱造成学术界

几乎断代，决心将自己的后半生贡献给教育事

业[12—14]。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80年黄先生从中

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第九研究所副所长的任上调入

北京师范大学低能核物理研究所任教授兼所长。

从这时开始，他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就转移到了物

理学的基础研究和为我国的现代化事业培养高级

专门人才的教育工作上了[12—14]。

1984年 5月前后，当时我正在北京师范大学

物理学系马本堃先生和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李

铁城先生的指导下攻读硕士学位，黄祖洽先生的

博士研究生丁鄂江 1) 找到我，告诉我黄先生当年

将要招收博士研究生并建议我去报考。我听到这

个消息后特别高兴并当场表示愿意报考。在丁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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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的引荐下，黄先生邀请我到他家里汇报我在硕

士研究生期间所做的工作。在丁鄂江的陪同下，

我第一次来到当时黄先生位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

院第九研究所塔院家属区 5号楼的住宅 2)。黄先生

的家有三间屋子，其中大一点的一间既是他的书

房，也是他的卧室，墙上挂着一块黑板。借助于

这块黑板，我向黄先生汇报了自己在硕士研究生

期间所做的工作和相关的文献调研情况，黄先生

对我的汇报似乎比较满意，后来在 1984年的秋季

我顺利通过了由他亲自出题的博士研究生入学考

试的笔试和由他主持的面试。我于 1984年 12月获

得硕士学位，然后于 1985年 3月 1日正式开始在

黄先生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那年与我一同被

黄先生录取的博士研究生还有来自于武汉大学的

吕燕南同学。

作为黄先生的博士研究生，我们第一次正式

接受他的学术指导仍然是在他塔院的家里。令我

非常惊喜的是，我们到达黄先生家里时，发现德

高望重的彭桓武先生已经提前到达并将参与指导。

在这第一次的讨论中，黄先生安排我们二人都探

索合成金属氢的新途径，不过侧重点不同。我的

主要工作是研究合成金属氢新途径中涉及到的固

体物理问题[2，15]，特别是他还详细地说明了他的

一些想法和思路，以此来启动我的研究工作。金

属氢的合成是黄祖洽先生和彭桓武先生十分关注

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仅涉及一系列基本的

物理问题，而且具有极其重要的应用前景。从这

之后我们就在黄先生的指导下开展合成金属氢新

途径的探索，每周都要向黄先生汇报文献调研情

况和研究工作进展。从 1985年 3月初至 1987年 7

月这段期间，我们每周到黄先生家讨论和汇报研

究工作进展至少一次，而且这段期间早期的一年

多时间里彭桓武先生每次都参与讨论。

黄先生和彭先生都是为我国原子能事业和战

略核武器的研制立下了不朽功勋的杰出科学

家[1—11]，然而在与两位先生的讨论中，我们发现

二位先生待人平等，对待我们这些后辈学生的看

法十分重视，时常讨论到下午六点多，这时黄先

生就邀请我们在他家里共进晚餐，而且边用餐边

继续讨论。一年多后，虽然我的调研工作很顺

利，而且也在相关的状态方程方面做了一点工

作，但终因我的研究兴趣转移到了重费米子系统

物理性质及重费米子系统超导电性的研究方面而

暂停了对合成金属氢新途径的探索。让我非常感

激的是，黄先生不但没有因此而责怪我，反而鼓

励我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为此还专门介绍我去

参加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关于类似课题的

研讨班[15]。

虽然我的研究方向有了变动，但是每周到黄

先生家里的学术讨论和研究工作进展汇报依然是

雷打不动，我的研究工作也始终是在黄先生的精

心指导下进行的。黄先生思想敏锐、知识丰富，

对物理问题的理解十分深刻[3—14]，在听取我的工

作进展汇报时，他反应极为迅速，经常即刻就能

指出哪里是问题的关键。在黄先生的指导下，我

于 1987年 7月获得博士学位，然后留校任教至今。

我自己感到特别幸运，在黄先生这样的理论物理

学大师的指导和关爱下工作了近 30年，他是我工

作和生活的引路人。

除了学术讨论之外，在黄先生指导下攻读博

士学位期间，每年特别期盼、也是特别愉快的活

1985 年 4 月黄祖洽先生(中)在家中的书房指导博士生冯世

平(左)和吕燕南(右)

1)丁鄂江是黄祖洽先生文革后招收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他于1984年6月获博士学位。

2)当时北京师范大学的办学条件相当艰苦，包括黄祖洽先生在内的物理学科的所有教师都没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室，和他讨论问题只

能到他的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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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就是与黄先生的其他学生以及北京师范大学低

能核物理研究所理论物理研究室的教师一起陪黄

先生春游和秋游，早期时彭桓武先生也参加活

动。游览过程中，两位先生兴致极高，经常或一

起背诗、或二人联诗。在我看来，这是他们自幼

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自然流露。他们都严守

中国知识分子固有的美德，都有仁爱的胸怀。他

们都自幼就开始感受到国弱被人欺，所以忧国忧

民、以身许国。他们都认为只有振兴科学才能兴

国，因而都为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做出了杰出的

重大贡献。在春游和秋游中，两位先生不时提

到他们的前辈和友人，回忆起来充满温情，而

对其他一些事情的评述则出人意料，虽然是点

到为止，但是又入木三分、发人深省。他们的

这些谈话总能使我们这些入世不深的青年人大

长见识。

特别令人难忘的是，在春游和秋游中两位先

生与我们探讨问题，阐述他们的见解，言谈的范

围宽广，而我在两位先生面前则言谈随意，没有

任何拘束感。在这样轻松愉快的气氛下也激发了

我时常会大胆发问，而此时的两位先生则和颜悦

色、春风化雨，充满机智和启发式的点拨给我不

少的人生感悟。在一次谈话中，彭先生告诉我：

“我们国家的原子弹和氢弹的理论研制和设计其实

是同时开始进行的，他(黄祖洽)就是氢弹理论预

研小组的组长，而且同时作为负责人之一负责原

子弹的理论研制和设计，他是唯一的一位同时从

事原子弹和氢弹理论研制和设计的人”，这更是让

我们这些后辈学生对黄先生敬佩不已。我留校工

作后，与其他(她)教师一起陪黄先生春游和秋游

这一愉快的活动一直延续，甚至在他逝世前一年

的春天里(2013年5月初)，我和他的大女儿黄萌女

士仍然陪他到香山植物园春游。

黄先生属于物理直观和运算技巧兼优的理论

物理学大家[3]。他知识丰富，对物理问题理解透

彻，兼之善于估计数量级，所以能在涉及重大国

防科学技术工程方面做出了许多奠基性质和开拓

性质的工作[1—11]。黄先生不止一次地告诫我：“原

则上数学是可以自学成才的，而物理学、即使是

理论物理学也不可能自学成才”。 这一方面是他

对自己实践了一生的理论物理学研究要以解决实

际问题为目标的自然流露，同时也是他对自己师

从像彭桓武先生这样的大家学会在理论物理领域

1986 年 10 月黄祖洽先生(左)与彭桓武先生(右)和博士生冯

世平(中)在北京西山农场(秋游)

1994 年 5 月黄祖洽先生 (中)与冯世平 (右)和丁鄂江 (左)在

香山植物园(春游)

2004 年 10 月 9 日，黄祖洽先生 (右二)与李政道先生 (左

一)、朱光亚先生(左二)和杨振宁先生(右一)在北京师范大

学举行的物理学前沿学术研讨会暨黄祖洽先生八十华诞

庆贺大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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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捭阖、所向披靡取得重要成就的深切体会，

而在另一方面也是提醒我们后辈学生理论一定要

联系实际，要认真向有经验的老师学习。这些忠

告给我带来了很深的影响。

黄先生为人正直、低调，在日常生活中是一

个十分和霭可亲的人[2，11—14，16]。2004年 10月初在

北京师范大学举行了物理学前沿学术研讨会暨黄

祖洽先生八十华诞庆贺大会，这次会议引来了彭

桓武先生、何泽慧先生等前辈和李政道先生、杨

振宁先生等同辈好友以及晚辈和学生数百人前来

庆贺和祝寿。北京师范大学得知物理学界几代领

袖都将齐聚北京师范大学，因此学校相关部门委

托我向黄先生询问：(1)开会时如何安排来宾座位

的次序？(2)学校桌餐宴请如何安排来宾座位的次

序？我随即向黄先生作了汇报。黄先生在听取了

我的汇报后要我转告学校的相关部门：“(1)开会

时不需要特意安排来宾座位的次序，来宾自由入

座；(2)学校宴请来宾的最好形式是自助餐，这样

来宾可以自由、轻松地交流”。他还特别要我转告

学校的相关部门：“特意安排来宾座位次序这件

事，我做不了，谁也做不了”。这件事情上充分体

现了黄先生一生都平易近人、待人真诚平等。黄

先生爱惜人才，奖掖后进。即便在上世纪 80年代

至 90年代中一段时期，基础研究的大环境不是很

好的情况下，他为了留住人才仍然尽最大努力创

造出一个相对好的学术环境。曾有人批评他，说

他对人过于严厉。然而在我看来，他的严厉，全

在于他对研究工作的认真、严谨和一丝不苟。对

于学术研究，他一丁点错误都不能容忍，眼睛里

不能揉任何沙子，对粗制滥造更是深恶痛

绝[2—11，14，16]。我在他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期间

呈报给他的调研报告、撰写的学术论文等，他都

仔细审阅、修改，并指出不足之处。记得我撰写

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呈报给黄先生后，他的修改极

其详细，从修改错别字开始直到验算了所有的计

算公式，修改意见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整个稿纸的

空白处。这是我第一次亲身体验了黄先生对研究

工作的认真和严谨，他的言传身教使我受益终身。

黄先生传授给我的不仅仅是他的学问，更重要的

是他治学严谨的态度和解决实际问题的精神。

1985 年 3 月 1 日正式开始在黄先生的指导下

攻读博士学位，那个时刻也是我人生的转折点。

自那开始直至黄先生 2014年逝世这近 30年的时间

里我都是在他的指导下工作。而在生活方面，他

则对我充满体贴和关爱。黄先生对国家的重大贡

献和他的学术造诣，为我们这些学生立起了一座

学术丰碑，我们虽难望其项背，但在他的鼓励下

决心不断攀登。而他为人正直和淡泊名利的处世

2013 年 2 月初黄祖洽先生 (右二)和夫人张蕴珍先生 (左二)

与冯世平(右一)等在北京

位于北京师范大学校园物理楼前的黄祖洽先生雕像，雕

像左边是黄先生生前为大学本科生授课的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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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和治学严谨、虚心求实、主动认真、细致可

靠、判断审慎、不盲从、有创新，并善于启迪后

学的治学精神和科学作风[17]则始终是我们这些后

辈学生的楷模，为我在工作和生活中所努力效法。

为了永久纪念黄先生，我们这些学生于 2019年 6

月初在北京师范大学校园物理楼前为黄祖洽先生

树立了一尊雕像。愿这尊雕像永远鼓励一代又一

代的青年学子，继承黄先生一心为国、矢志奋斗

的高尚精神，为发展我国的物理学事业奋斗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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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7693/wl20240903那些珍贵的回忆和启示
——写在父亲诞辰百年之际
黄 萌 黄 硕 黄 葵

黄萌(黄祖洽长女)：

父亲是一位慈祥而又严厉的人。

记得在我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期中考试时我

突然发起高烧，坚持做完题后我吐了一地。夜里，

父亲背着我步行走到北医三院急诊。诊断为急性

黄疸性肝炎，第二天就住进了传染病医院的儿科

病房。住院的日子无聊而漫长，但父母总会抽空

送来几本有汉语拼音标注的故事书和课本，让我

自学课程。这些书陪伴我度过了那段时光，也让

8岁的我认识了不少生字。出院后，我还不能马

上上学，在家中休养了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

父亲让我自学算术和语文，补上生病期间落下的

课程。我还是挺贪玩的，有时马马虎虎地学完父

亲布置的作业就去玩了，因此当他检查时，就会

发现很多错误，我就会受到严厉的批评，为了让

我长记性，有时会用打手板的方式教训我。

父亲对我们虽然严厉，但他也很民主。记得

我出院后不久，由于父亲的工作调动，我们家从

中关村科学院宿舍搬到塔院的二机部宿舍。我和

弟弟黄硕面临着要转学。当时我在中关村六年制
(左起)黄硕、黄葵、黄萌摄于 1966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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